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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阿拉伯国家安全

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的演变、威胁及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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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动荡的国内局势，利比亚被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视作进入非洲国家的跳板及向欧洲输出恐怖主义的基地。 “伊

斯兰国”组织从伊拉克和叙利亚向利比亚派出了大量骨干分子并在当地招

募成员，一度攻城掠地，建立起势力范围，对北非、西非乃至欧洲地区的安

全造成了严重危害。 目前，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虽然在利政府军和美国

的联合打击下失去了所有领土据点，但如果利比亚局势仍然持续动荡，“伊

斯兰国”组织势力很可能会在利比亚“东山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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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 ２０１２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北非变局对环地中海国际关系的影响研

究”（１２ＪＪＤ８１００１５）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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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外学界对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组织已经形成了大量研究成果。 相

比之下，学界对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的研究相对不足，现有成果主要集中在该组

织在利比亚兴起的原因、扩张模式与特点、对利比亚国内政治及对地区安全的影响

三个方面。 在发展成因方面，学者大多认为，“阿拉伯之春”以来利比亚国内的无政

府状态、整个西亚北非地区的政治动荡、利比亚特殊的地理位置等，都是“伊斯兰国”

组织在利比亚兴起的主要原因；①在扩张模式与特点方面，国内外学者认为，“伊斯兰

国”组织在利比亚的扩张主要表现为依赖外籍极端分子、挑拨和利用当地部落矛盾、

训练和向外输送恐怖分子等；②在影响方面，“伊斯兰国”组织加剧了利比亚的政治动

荡和无政府状态，增加了利比亚政治转型的困难，对北非和欧洲的安全构成了实质

性的威胁。③ 在扩张因素方面，有学者认为，部落因素和资金问题制约了该组织在利

比亚的进一步扩张。④

当前，国际社会在打击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方面虽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并

没有彻底消灭该组织，因此不能排除其利用利比亚政局动荡“东山再起”的可能性。

本文主要对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的政治特征、对地区安全的危害及其未来发展趋

势进行综合考察。

一、 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的政治特征

全球化理论认为，全球化与恐怖主义之间存在着因果联系。 西方国家主导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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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兴起的原因，参见郭强：《“伊斯兰国”在利比亚的扩张初探》，载《国际研

究参考》２０１６ 年第 ７ 期，第 ３７－３９ 页；张金平：《从安全环境分析“伊斯兰国”在北非的扩张》，载《山东警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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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的行为模式与特点，参见王晋：《“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的扩张及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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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第 １００－１０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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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进程虽然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一定好处，但同时也加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

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从而在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对全球化的反弹或抵抗，这种反弹或

抵抗可能以恐怖袭击的极端形式对全球化进程的最前沿国家发动攻击，以此表达对

西方主导的现代化的不满。① 巴伯（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Ｂａｒｂｅｒ）将恐怖主义看作是由“综合现

代化”和“进攻性的经济和文化全球化”扩张所造成的“破碎部落文化” （ｄｉ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ｔｒｉｂａｌｉｓｍ）和“保守的原教旨主义” （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的结果。② 现代化和

全球化将所有的国家融入到全球一体化的经济互动网络，威胁发展中国家的权威及

其地位，引发了发展中国家民众的“本体”不安全感，结果引起防御性的、反全球化的

动员，当代恐怖主义就是这种动员的重要表现之一。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控制领土、建立政权和政治机构，目的是以暴力方式建立

以伊斯兰教法治国的原教旨主义国家，这可以看作是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以及发

展道路选择方面对西方主导的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极端反抗。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

当代大多数恐怖组织的目标都是建立“纯粹”的伊斯兰国家，实现完全以伊斯兰教法

治国的“理想”，反对西方文化和西方制度便成为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诸多恐怖组

织的特征，袭击西方国家的设施、企业、平民以及被视为西方代理人的当地政府机构

便成为其“顺理成章的使命”。 另外，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促进了恐怖分子的流动

以及恐怖袭击事件的扩散，提高了恐怖主义的国际化程度。③ “伊斯兰国”组织在利

比亚的发展不但表现为在组织结构上建立了国际性的恐怖网络，而且其骨干成员的

组成、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动员都具有国际化特征。

（一） 控制与扩张领土

利比亚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之外唯一成功建立了广泛领

土控制的国家，该组织不仅对当地人口实行综合管制，而且接管了控制区域内的各

种基础设施，领土控制成为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的显著特点。 除上述三国外，“伊

斯兰国”势力在其他国家基本上是以突袭和游击战开展活动的，尚无法控制人口和

基础设施。 正如不承认伊拉克、叙利亚和中东其他国家一样，“伊斯兰国”组织也不

承认利比亚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是试图在巴格达迪领导下在利比亚设立三个“伊

斯兰国”省份，即东部的巴尔克省、西部的的黎波里省以及南部的费赞省。

“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首先选中了德尔纳这一伊斯兰极端组织最为活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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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ｏｏｋｓ， ２００１， ｐ． ｖｉｉ．
Ａｌｂｅｒｔ Ｊ． Ｂｅｒｇｅｓｅｎ ａｎｄ Ｏｍａｒ Ｌｉｚａｒｄｏ，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ｙｓｔｅｍ，”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Ｖｏｌ． ２２， Ｎｏ． １， ２００４， ｐｐ． ３８－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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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约 ３００ 名“伊斯兰国”组织的武装分子来到德尔纳，建立了该组

织在利比亚的第一个据点。 同年 １０ 月 ５ 日，以德尔纳为中心的利比亚东部被宣布为

“伊斯兰国巴尔克省”。 ２０１５ 年下半年，利比亚政府军与当地的“基地”组织分支“圣

战士舒拉委员会”（Ｓｈｕｒａ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Ｍｕｊａｈｉｄｅｅｎ）纷纷对德尔纳发动进攻，驱逐“伊斯

兰国”组织武装。 大多数“伊斯兰国”组织武装分子逃至德尔纳以南法塔赫（Ａｌ⁃

Ｆａｔａｉｈ）山区。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反“伊斯兰国”联盟对法塔赫山区发动进攻，共击毙 ３０

名“伊斯兰国”组织武装分子。① 尽管遭受重创，但“伊斯兰国”组织武装分子并没有

被赶出法塔赫地区，反而加强了在法塔赫山区的防御，伺机重新夺取德尔纳。

利比亚中北部的苏尔特是位于的黎波里和班加西之间的沿海城市。 卡扎菲政

权垮台后，萨拉菲圣战组织“伊斯兰教法支持者” （Ａｎｓａｒ ａｌ⁃Ｓｈａｒｉａ）组织迅速控制了

苏尔特。 ２０１５ 年初，“伊斯兰国”组织成员分批到达苏尔特，没有遭到任何抵抗就接

管了该城，宣布成立“伊斯兰国黎波里省”。 此后，苏尔特成为“伊斯兰国”组织在利

比亚分支机构的重要据点。 随着该组织在德尔纳和利比亚东部的实力逐渐下降，苏

尔特的重要性开始上升。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控制了出入苏尔特的沿海公路，造成了苏尔特与的黎

波里、班加西之间的隔离。 该组织企图控制苏尔特西南部的油田和石油设施，并将

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张到首都的黎波里。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军队开始

进攻苏尔特；自 ８ 月 １ 日开始，美军战机在苏尔特实施了多次空袭；１２ 月 ５ 日，利比

亚政府军队完全占领苏尔特，“伊斯兰国”组织残余武装逃到南部山区负隅顽抗。

（二） 建立政权

同在伊拉克与叙利亚一样，“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控制区域建立了政权机

构，力图从军事和行政两个方面实行领土控制，并以此为基础尝试建立实施伊斯兰

教法的国家。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０ 日，德尔纳的“伊斯兰国”组织成员宣布成立“伊斯兰青年舒拉委

员会”（Ｍａｊｌｉｓ Ｓｈｕｒａ Ｓｈａｂａｂ ａｌ⁃Ｉｓｌａｍ），作为巴尔克省的最高领导机构。 之后，该组织

在德尔纳街头进行武力示威，宣称要为德尔纳提供安全保障，并实行伊斯兰教法。

恐怖组织需要借助意识形态和话语资源为自身行动和诉求进行话语构架，赋予其行

动以“合理性”甚至“正义性”。② 因此，严格实施伊斯兰教法成为“伊斯兰国”组织控

制模式的核心。 一个月后，“伊斯兰青年舒拉委员会”建立伊斯兰教法委员会作为司

·４０１·

①
②

“ ＩＳＩＳ ｉｎ Ｌｉｂｙａ： Ａ Ｍａｊｏ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ｒｅａｔ，” ｐ． ３３．
曾向红：《恐怖主义的整合性治理———基于社会运动理论的视角》，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第 ７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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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机构，负责在德尔纳及其周边地区实施严格的伊斯兰教法，禁止饮酒和出售香烟、

没收毒品并按照伊斯兰教法实施惩罚。 “伊斯兰青年舒拉委员会”组建教育部、宗教

基金会（瓦克夫）、伊斯兰道德警察部队、伊斯兰刑事警察部队、伊斯兰法院、公共事

务办公室等一系列行政机构，甚至还建立了广播电台。

在苏尔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接管当地银行并没收了数千万美元；征用逃离

居民的房屋和财产，作为“战利品”分发给该组织成员。 该组织同样在当地建立了行

政与司法机构，实行严格的伊斯兰教法，对“违法者”在城市广场进行斩首示众；严格

限制和监控互联网和当地媒体；禁止男女同校的大学教育，强制各级学校教授宗教

课程；强制妇女穿戴蒙面罩袍；强行关闭吸水烟的咖啡屋，并在礼拜期间关闭普通咖

啡屋；消毁毒品、香烟和含酒精饮料；组织《古兰经》知识竞赛等宗教活动。 接管苏尔

特十个月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颁布“城市宪章” （Ｗａｔｈｉｑａｔ ａｌ⁃Ｍａｄｉｎａｈ），规范苏

尔特居民的日常生活及其与该组织的关系。① 该组织还在苏尔特任命当地人担任领

导职务，如苏尔特最著名的宗教学者哈桑·卡拉米（Ｈａｓｓａｎ Ｋａｒａｍｉ）被该组织任命为

负责苏尔特中央清真寺的事务官。

总的来看，“伊斯兰国”组织的统治模式整体上能维持城市的运转，使当地平民

不得不接受其苛刻的规范准则。

（三） 袭击政府军警、外国使领馆和石油设施

社会运动理论认为，恐怖组织可以通过恐怖行为塑造和维持集体认同，从而加

强恐怖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获得更多的同情和支持。② 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

的反西方本质决定了其袭击目标主要是的黎波里政府及其下属的民兵、托布鲁克政

府和哈夫塔尔指挥的政府军、外国使领馆和外交官、油田和石油设施等。 从行为模

式来看，该组织主要采用游击式的突然袭击，以及自杀式炸弹袭击和定点炸弹袭击。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利比亚的大多数恐怖袭击针对民用和政府目标。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７ 日，该组织对的黎波里科林西亚酒店发动恐怖袭击，２ 月 ２０ 日在库巴市对

国家安全局和加油站发动汽车炸弹袭击；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７ 日在兹利坦对政府军事营地

发动汽车炸弹袭击。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５ 年间，“伊斯兰国”组织对阿尔及利亚、伊朗、西

班牙、韩国和摩洛哥等国驻利比亚使馆发动了一系列炸弹袭击。 自 ２０１１ 年利比亚陷

入动荡以来，大多数外国使馆人员已经撤离利国，因此该组织的袭击没有造成大量

人员伤亡。

·５０１·

①
②

“ ＩＳＩＳ ｉｎ Ｌｉｂｙａ： Ａ Ｍａｊｏ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ｒｅａｔ，” ｐ． ４４．
Ｍａｒｋ Ｊｕｅｒｇｅｎｓｍｅｙｅｒ， Ｔｅｒｒ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ｄ ｏｆ Ｇｏｄ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ｉｓｅ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３， ｐｐ． ８０－８５， １５８－１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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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利比亚政府军和军事基地，“伊斯兰国”组织主要采用突然袭击和远程炮击

等手段实施攻击。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３ 日，该组织在苏尔特以东约 １６０ 公里处击落了一

架利比亚陆军直升机；２ 月 ２１ 日该组织向利比亚东部阿卜拉克（Ａｌ⁃Ａｂｒａｑ）国际机场

发射了数枚火箭弹；４ 月 ２０ 日该组织对班加西附近的萨布里地区利比亚陆军实施自

杀式炸弹袭击和机枪射击；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４ 日，该组织使用肩扛式导弹击落了一架利

比亚陆军战斗机。

“伊斯兰国”组织企图控制利比亚石油和天然气行业，以解决其资金问题，提升

其在利比亚的军事实力和治理能力；该组织也试图阻止托布鲁克和的黎波利政府、

利比亚军队和各种民兵组织从石油工业中得到收入，削弱他们的政治和军事实力。

为此，该组织曾多次尝试接管或破坏石油设施和港口，对扎尔坦（Ｚａｌｔａｎ）等大型油

田、利比亚最大的石油出口码头西德尔港（Ｓｉｄｒｅ）和大型石油城拉斯兰诺夫（Ｒａ􀆳ｓ

Ｌａｎｕｆ）多次发动攻击。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 日和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４ 日，“伊斯兰国”组织武装

人员先后两次使用汽车炸弹袭击西德尔港，并与当地保安人员发生交火，双方伤亡

惨重。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底，该组织两次引爆汽车炸弹对拉斯兰诺夫发动袭击，后被政府

部队击退。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利比亚多地建立训练营，对武装分子实施恐怖活动进行

训练。 这些训练营除了训练自愿加入该组织的极端分子外，还强制当地青少年接受

训练，训练课程包括武器射击、汽车驾驶、炸弹制造等。 苏尔特的“伊斯兰国”组织还

对武装分子进行模拟民用飞机和模拟战斗机飞行训练，以培养他们劫持飞机的技能。

（四） 骨干成员的国际化

人员构成的国际化是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的另一个重要特征。 利比亚“伊斯

兰国”组织的骨干成员主要来自地理和文化上相近的周边阿拉伯国家，这些国家之

间人员流动频繁、语言相通、历史联系紧密，而且国家治理能力孱弱，无法对边界进

行有效管控，有利于恐怖分子在区域内的跨境流动。 该组织成员最初主要由从叙利

亚和伊拉克转移至利比亚的 ３００ 名极端分子构成。 此后，不断有来自西亚、北非和撒

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极端分子加入。 据估计，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该组织武装分子的数

量在 ４，０００ 到 ６，０００ 人之间。①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的骨干成员构成主要有三类：

第一类是利比亚籍极端分子，以德尔纳和的黎波里的“圣战”分子为主，他们是该组

织的核心力量。 第二类是来自利比亚周边和西亚阿拉伯国家的极端分子。 埃及、突

·６０１·

① Ｃｏｕｒｔｎｅｙ Ｋｕｂ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ＳＩＳ Ｆｉｇｈｔｅｒｓ ｉｎ Ｌｉｂｙａ Ｈａｓ Ｄｏｕｂｌｅｄ，” ＮＢＣ Ｎｅｗｓ， Ａｐｒｉｌ ７，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ｎｂｃ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ｓｔｏｒｙｌｉｎｅ ／ ｉｓｉｓ⁃ｔｅｒｒｏｒ ／ ｎｕｍｂｅｒ⁃ｉｓｉｓ⁃ｆｉｇｈｔｅｒｓ⁃ｌｉｂｙａ⁃ｈａｓ⁃ｄｏｕｂｌｅｄ⁃ｎ５５２４７６，登录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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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沙特阿拉伯、也门和巴勒斯坦的激进分子因受到“伊斯兰

国”组织的蛊惑宣传，通过海路或陆路进入利比亚，加入该组织在当地的武装。 自

２０１５ 年底以来，国际社会加大了对盘踞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

打击，导致当地许多恐怖分子被迫转移至利比亚。 德尔纳据点建立后，“伊斯兰国”

组织派出多名高级人员赴利比亚，以加强该组织核心力量与分支机构之间的联系，

其中包括沙特籍武装分子阿布·哈比布·贾扎维里、伊拉克籍武装分子阿布·纳比

尔·安巴里（Ａｂｕ Ｎａｂｉｌ ａｌ⁃Ａｎｂａｒｉ）等。① 第三类是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极端

分子，包括曾公开效忠巴格达迪的尼日利亚恐怖组织“博科圣地”的数百名武装分

子，这些人员一度在苏尔特集中接受“伊斯兰国”组织的训练，在利比亚从事各种恐

怖活动。 此外也有来自苏丹的极端分子加入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② 据估计，外

籍人员占“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总数的 ７０％。③

（五） 受到当地极端组织和部落武装的支持

有学者认为，几乎所有社会运动都需要动员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人力资源的

动员能力是任何社会运动发展壮大的基本要件。④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恐怖组织

惯常采用的自杀式爆炸战术需要付出高额的人力资源成本，只有愿意为自杀式袭击

做出“牺牲”的极端分子的不断加入，恐怖组织和恐怖袭击才能持续。⑤ 利比亚“伊

斯兰国”组织的兴起与当地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泛滥密切相关，后者可以提供丰富的

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储备。 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通过广泛的动员和自身影响力，

将各类极端组织聚集在自己周围，壮大和发展自身实力。

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的建立与当地极端分子直接相关。 ２０１２ 年，利比亚当地

的极端分子在叙利亚成立了一个名为“巴特尔营”（Ａｌ⁃Ｂａｔｔａｒ Ｂａｔｔａｌｉｏｎ）的军事单位。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约 ３００ 名“巴特尔营”的武装分子赴德尔纳建立“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

亚的首个据点。 同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伊斯兰青年舒拉委员会”在德尔纳集会，许多当

地极端组织派代表出席会议，共同宣布加入“伊斯兰国”组织，并宣誓效忠巴格达迪。

利比亚“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对“伊斯兰国”提供的支持力度最大。 最初，班

加西的“伊斯兰国”组织实力薄弱，但随着 ２０１５ 年当地极端分子的加入，该组织影响

·７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阿布·纳比尔曾是“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的最高司令官，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被美国飞机炸死。
Ｇａｂｒｉｅｌ Ｇａｔｅｈｏｕｓｅ， “Ｔｏｐ ＩＳ 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ｓ ‘Ｔａｋｉｎｇ Ｒｅｆｕｇｅ’ ｉｎ Ｌｉｂｙａ，” ＢＢＣ，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３，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ｂｂｃ．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ａｆｒｉｃａ⁃３５４８６１５８，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 日。
Ｉｂｉｄ．
Ｊ． Ｃｒａｉｇ Ｊｅｎｋｉｎ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 ９， １９８３， ｐｐ． ５２７－５５３．
Ｃｏｌｉｎ Ｊ． Ｂｅｃｋ，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Ｃｏｍｐａｓｓ， Ｖｏｌ． ２， Ｎｏ． ５，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８， ｐ． １５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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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日益增强。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班加西“伊斯兰教法支持者”头目阿布·阿卜杜拉·利比

（Ａｂｕ Ａｂｄａｌｌａｈ ａｌ⁃Ｌｉｂｉ）率领部分成员加入“伊斯兰国”组织。 利比被视为班加西的宗

教权威，加入“伊斯兰国”组织后，他担任宗教法官，利用社交网络发布文章和颁布宗

教法令支持该组织。

卡扎菲政权倒台后，“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曾长期管理苏尔特的日常生活。

随着“伊斯兰国”组织在苏尔特的兴起和壮大，许多曾支持卡扎菲的当地居民加入了

该组织，视该组织为后卡扎菲利时期在利比亚拥有权力、获得庇护的唯一途径，这进

一步扩大了“伊斯兰国”组织在苏尔特的势力范围。① “伊斯兰国”组织通过联合福

尔建（Ｆｕｒｊａｎ）、卡达法（Ｑａｄｈａｄｈｆａ）、阿玛姆拉（ａｌ⁃Ａｍａｍｒａ）和瓦法拉（Ｗａｒｆａｌｌａ）等当

地部落和宗教权威，实现对苏尔特的控制。

国际恐怖主义的发展和扩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全球化带来的人员、信息、技术、

观念等因素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播。 “伊斯兰国”组织利用跨境人力资源与物质

资源发展壮大，在北非甚至欧洲地区发动恐怖袭击，是全球化进程中人员、资源、信

息跨境流动与当代恐怖主义交互影响的结果。

二、 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的安全威胁

社会网络是国际恐怖主义通常采用的组织结构形式，在这种网络内，独立行动

的单元通过少数几个关键成员联结起来，从而有效增强恐怖组织在更大的范围内实

施恐怖袭击和人员招募的能力。② 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正是利用社会网络，将埃

及、突尼斯以及萨赫勒地区的恐怖组织联结起来。 在欧洲，该组织主要通过联系人

将分布于欧洲各国的“独狼式”恐怖分子招募进自己的网络。 通过广泛的国际网络，

该组织将其影响力和安全威胁扩散至利比亚之外的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欧洲

国家。
（一） 向欧洲输入难民并发动恐怖袭击

利比亚地理位置便利、政府管理失职、边境巡逻松散，为人口走私网络的建立提

供了近乎完美的条件。 自“阿拉伯之春”以来，每年都有大量非洲和阿拉伯国家难民

融入利比亚，使其成为典型的无序移民枢纽。 “伊斯兰国”组织将走私移民视为其重

要收入来源，有计划、分批次地组织来自阿拉伯国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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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向欧洲偷渡，加剧了欧洲的难民危机。 “伊斯兰国”组织由于控制了利比亚部分

海岸线和海事设施，走私移民与难民对它来说轻而易举。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很多极端分子伪装成难民穿越地中海抵达欧洲，尤其是

从土耳其和希腊进入欧洲的线路因两国的严格管制而日益困难之时，该组织更加重

视通过利比亚向欧洲输送恐怖分子，这对欧洲地区的安全构成了威胁。① “伊斯兰

国”组织曾发出威胁，如果欧洲在利比亚对其进行军事打击，该组织将动用数百艘船

只将 ５０ 万移民运送到海上，②２０１５ 年就有情报显示该组织将极端分子送往欧洲

地区。③

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经常向意大利发出恐怖威胁。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２ 日，该组

织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张地图，标明了苏尔特距离罗马和西西里的距离，表示飞毛

腿导弹可以打到意大利。 同年 ８ 月 ２３ 日，该组织再次通过“推特”发表声明，称利比

亚是“通向欧洲的钥匙和通往罗马的门户”，并通过电子期刊《达比克》（Ｄａｂｉｑ）发布

了“伊斯兰国”旗帜在梵蒂冈上空飘扬的照片。④

近年来，欧洲国家的多起恐怖袭击都与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有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德国柏林市场货车冲撞人群事件、２０１７ 年 ５ 月英国曼彻斯特体育场自杀式爆炸

袭击事件的实施者都与该组织存在密切联系。⑤

（二） 向突尼斯输出恐怖主义

本·阿里政权倒台后，突尼斯新政权尚不稳定，利比亚的“伊斯兰国黎波里省”
与突尼斯在地理上的临近以及突尼斯国内大量极端分子的存在，都使突尼斯成为利

比亚“伊斯兰国”组织输出恐怖主义的优先目标。 该组织将成员送往突尼斯以实现

同突尼斯国内极端分子的勾连。 与此同时，突尼斯极端分子也前往利比亚接受训

练，并返回突尼斯实施恐怖袭击。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突尼斯议会大厦附近巴尔多国家博物

馆大规模恐怖袭击事件、６ 月苏斯酒店海滩袭击事件、１１ 月突尼斯总统卫队巴士炸弹

事件，均是由“伊斯兰国”组织策划发动的。

近年来，突尼斯安全部门挫败了数起“伊斯兰国”组织策划的恐怖袭击。 这些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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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袭击的对象包括突尼斯国内的酒店和基础设施，武装人员袭击时欲使用的步枪、

爆炸物均来自利比亚。 这表明，突尼斯极端分子和利比亚的“伊斯兰国”组织之间保

持着密切联系，很多被突当局拘留的嫌犯都承认在等待从利比亚萨布拉塔

（Ｓａｂｒａｔｈａ）“伊斯兰国”组织那里接收爆炸物。①

（三） 与埃及西奈半岛“伊斯兰国”组织相互勾连

近年来，利比亚与埃及的“伊斯兰国”分支组织相互勾连，尤其是利比亚“伊斯兰

国”组织提供的大量先进武器，成为埃及西奈半岛恐怖组织发展壮大、当地安全形势

恶化的重要原因，埃及安全部队和政府面临比以前更加艰巨的反恐任务。

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长期向西奈半岛的“伊斯兰国”分支走私武器。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耶路撒冷支持者”组织（Ａｎｓａｒ Ｂａｉｔ ａｌ⁃Ｍａｑｄｉｓ）对“伊斯兰国”组织头目巴格达

迪宣誓效忠，成为该组织在西奈半岛的分支，随后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加紧了向

“耶路撒冷支持者”组织走私格拉德导弹、反坦克火箭弹、斯特雷拉（Ｓｔｒｅｌａ）防空导

弹、卡拉什尼科夫步枪、奥地利斯太尔狙击步枪、俄式重机枪等尖端武器。②

塞西上台后，埃及安全部队在埃及与利比亚接壤的边界地区开展安全行动，加
大了对恐怖组织的打击力度，试图切断利比亚与埃及恐怖组织的联系。 ２０１５ 年底至

２０１６ 年初，埃及安全部队拘留了 ３００ 多名与“伊斯兰国”组织存在联系的人员，③这

些人通过互联网被招募，计划赴叙利亚、伊拉克和利比亚加入“伊斯兰国”组织。 在

埃及塞西政府与哈利法·哈夫塔尔将军领导的利比亚国民军的合作下，两国在反恐

行动中共享情报、加紧边境巡逻，有效地打击了恐怖分子在边界地区的活动，降低了

武器走私的规模与频率。

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的兴起不但鼓舞了埃及恐怖组织的嚣张气焰，而且借助

武器走私加强了“伊斯兰国”埃及分支的整体实力。 自 ２０１６ 年底以来，埃及“伊斯兰

国”组织多次发动针对该国科普特基督徒的袭击，造成重大伤亡。 ２０１７ 年初，埃及军

队在埃利边界地区一个地下仓库发现了足够生产 １，０００ 吨炸药的材料。 在边界另一

边，利比亚部队也发现了一个藏有 ７０ 袋重量近半吨炸药的地下仓库。④

（四） 增强尼日利亚“博科圣地”的实力

萨赫勒地区的马里、尼日利亚也是“伊斯兰国”觊觎的国家。 为了把势力范围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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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到西非，“伊斯兰国”组织将“博科圣地”作为拉拢对象。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７ 日，“博科

圣地”头目阿布巴卡尔·谢考（Ａｂｕｂａｋａｒ Ｓｈｅｋａｕ）宣布效忠巴格达迪，呼吁撒哈拉以

南非洲国家的各类极端组织加入“伊斯兰国”组织。① 几天后，“伊斯兰国”组织发言

人穆罕默德·阿德纳尼（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ａｌ⁃Ａｄｎａｎｉ）宣布接受“博科圣地”作为“伊斯兰国

西非省”。 巴格达迪表态支持“博科圣地”，号召非洲“圣战士”就地加入“博科圣

地”。 同年 １０ 月，谢考发布视频称“博科圣地”控制区域是“伊斯兰国”领土的一部

分。 “博科圣地”开始引入“伊斯兰国”旗帜、“国歌”等意识形态元素。 此后，数百名

“博科圣地”成员前往利比亚，在米苏拉塔、苏尔特等地的“伊斯兰国”训练营接受训

练，其中部分返回尼日利亚，大多数则留在利比亚与“伊斯兰国”组织一同与利比亚

政府军作战。 美国驻非洲特种部队指挥官唐纳德·波尔杜克将军认为，“博科圣地”

和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分享战略战术和指挥程序，从伏击方式到设置简易爆炸装

置，再到对酒店发动袭击，两个恐怖组织的行动模式越来越具有相似性。② 利比亚

“伊斯兰国”组织还向“博科圣地”提供武器和医疗援助。

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博科圣地”在多国部队的围剿和尼日利亚政府的打击下控制区

域迅速缩水，活动范围被挤压至尼日利亚偏远的丛林地区。 但“伊斯兰国”组织的援

助补充了“博科圣地”的武装人员和武器，尤其是对其骨干成员的训练，很大程度上

恢复了“博科圣地”发动大规模袭击的能力。 随着两个恐怖组织在意识形态、暴恐战

术、资金和人员方面交流的增多，萨赫勒地区近年来的恐袭风险进一步升高。

（五） 向周边地区各类非政府武装走私武器

社会运动理论认为，恐怖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需要物质资源以实现其战略目

标。 对恐怖组织而言，其物质资源主要是指恐怖分子为达到其目标而使用的各种武

器、交通工具、硬件设施和资金等。③ 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后流失的大量武器，为利比

亚“伊斯兰国”组织获取各类武器资源提供了便利条件，通过走私武器获得资金来

源，进一步加强了该组织的行动能力与整体实力。 据估计，后卡扎菲时期利比亚军

火贸易的市值在１，５００万到３，０００万美元之间。④ 从事武器走私的主要是犯罪团伙、

·１１１·

①

②
③

④

Ｌｉｚｚｉｅ Ｄｅａｒｄｅｎ， “ Ｉｓｉ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Ｂｏｋｏ Ｈａｒａｍ —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Ｍｏｓｔ Ｈｏｒｒｉｆｉｃ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Ｇｒｏｕｐ，”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Ａｐｒｉｌ ２１，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ｏ． ｕｋ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 ／ ａｆｒｉｃａ ／ ｉｓｉ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ｃｏ⁃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ｂｏｋｏ⁃ｈａｒａｍ⁃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ｓ⁃ｍｏｓｔ⁃ｈｏｒｒｉｆｉｃ⁃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ｇｒｏｕｐ⁃ａ６９９４８８１．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９ 日。

Ｉｂｉｄ．
Ｄａｖｉｄ Ｂｏｙｎｓ 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Ｄａｖｉｄ Ｂａｌｌａｒ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ｓｔ， Ｖｏｌ． ３５， Ｎｏ． ２， ２００４， ｐｐ． ５－２５．
“Ｌｉｂｙａ： Ａ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Ｈｕｂ ｆｏｒ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Ｓａｈａｒａ，”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Ｃｒｉｍｅ， Ｍａｙ １１， ２０１５， ｐ． ３， ｈｔｔｐ： ／ ／ ｇｌｏｂａｌ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ｎｅｔ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５ ／ ０５ ／ ２０１５⁃１．ｐｄｆ，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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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兵和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恐怖组织。 相当数量的武器流入北非、西非和西亚国

家的反政府武装和恐怖组织手中，导致近年来西亚、北非和萨赫勒地区的安全形势

不断恶化。 例如 ２０１２ 年马里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利比亚武器走私造成马里国内各势

力争斗加剧的结果。
“伊斯兰国”组织利用利比亚动荡时期的无政府状态及其与埃及、突尼斯、苏丹、

尼日尔、阿尔及利亚和乍得的开放边界，成为北非、西非和中东最主要的武器走私团

体，且走私对象主要是“博科圣地”、“耶路撒冷支持者”等地区极端组织。 该组织还

将欧洲的武器走私到利比亚后转卖给西亚与非洲地区的各类极端组织，从中获取资

金。 该组织曾多次使用在利比亚盗窃的文物与意大利南部的黑帮组织交换火箭炮

等武器。①

三、 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的发展趋势

近年来，在国际反恐力量的打击下，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整体实力大幅下降，
但利比亚动荡的安全环境和政治局势，使得“伊斯兰国”组织仍存在“卷土重来”的可

能，并威胁利比亚国内和地区安全。
（一） 苏尔特战役并未彻底消灭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

苏尔特战役后，“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境内的控制范围大幅缩水，但该组织

并未被完全消灭。 被赶出苏尔特的“伊斯兰国”组织残余势力转移至利比亚南部山

区和农村地区，尤其是在距离突尼斯边界仅 ６０ 英里的萨布拉塔地区仍然存在该组织

的武装力量。 恐怖主义分析家罗伯特·沛尔顿（Ｒｏｂｅｒｔ Ｐｅｌｔｏｎ）认为，当前利比亚“伊
斯兰国”组织的大部分战斗力来自突尼斯，而萨布拉塔是该组织不断增长的新

据点。②

在的黎波里和班加西，“伊斯兰国”组织时常发动攻击。 由于在摩苏尔和拉卡的

节节失利，“伊斯兰国”组织呼吁武装人员转战利比亚，使得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

的战斗力一度有所增强。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伊斯兰国”头目谢赫·穆哈吉尔表示，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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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Ｐａｄｄｙ Ａｇｎｅｗ， “ 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Ｍａｆｉａ ｉｎ Ａｒｔｅｆａｃｔｓ ｆｏｒ Ａｒｍｓ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ｒｉｓｈ Ｔｉｍｅ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ｒｉｓｈ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 ／ ｅｕｒｏｐｅ ／ ｉｓｉｓ⁃ａｎｄ⁃ｉｔａｌｉａｎ⁃ｍａｆｉａ⁃ｉｎ⁃ａｒｔｅｆａｃｔｓ⁃ｆｏｒ⁃ａｒｍｓ⁃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１．
２８３７２６１，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Ｈｏｌｌｉｅ ＭｃＫａｙ， “ＩＳＩＳ， Ｓｑｕｅｅｚｅｄ ｏｕｔ ｏｆ Ｉｒａｑ ａｎｄ Ｓｙｒｉａ， Ｎｏｗ ‘Ｒｅｇｒｏｕｐｉｎｇ’ ｉｎ Ｌｉｂｙａ，” Ｆｏｘ Ｎｅｗｓ， Ｊｕｌｙ ３０，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ｏｘ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７ ／ ０７ ／ ３０ ／ ｉｓｉｓ⁃ｓｑｕｅｅｚｅｄ⁃ｏｕｔ⁃ｉｒａｑ⁃ａｎｄ⁃ｓｙｒｉａ⁃ｎｏｗ⁃ｒｅｇｒｏｕｐｉｎｇ⁃ｉｎ⁃ｌｉｂｙａ⁃
ａｎａｌｙｓｔｓ⁃ｓａｙ．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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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武装人员隐蔽地分散在利比亚境内，穿梭于东西沙漠之间，他们将使敌人“尝到苦

头”。①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米苏拉塔军事情报机构发现，有 ６０～８０ 名“伊斯兰国”组织残余

武装分子在苏尔特以西 １７０ 公里附近的吉尔扎（Ｇｉｒｚａ）一带活动，另有约 １００ 人的小

组在距离苏尔特东南约 ３００ 公里的扎拉（Ｚａｌｌａ）和马布鲁克油田周围出没，同时还有

一股力量在阿尔及利亚边界附近活动。② 根据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底发布的视频显示，该组织在利比亚南部山区和河谷地带建立了训练营。 恐怖组织

盘踞的地区多为山区丘陵地带，加之其采取化整为零的游击方式行动，利比亚政府

军难以采取有效行动将其彻底消灭。 目前，外界仍不清楚“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

残余武装分子的精确数据。 但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２０１６ 年恐怖主义国家报告》估

计，约有 ４，３００ 名“伊斯兰国”武装人员潜逃至利比亚西部和南部沙漠、该国境外或

邻近的城市。③ ２０１７ 年下半年以来，该组织通过制造小规模恐袭来显示其存在，但溃

逃至利南部沙漠地区的“伊斯兰国”残余势力尚缺乏反攻主要城市的实力。

随着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实体被剿灭，该组织残余势力极有可能

转战局势仍然动荡的利比亚。 有学者认为，“伊斯兰国”组织会在利比亚南部进行整

合与重组，并可能通过游击战破坏西方利益和利比亚国内的石油设施。④

（二） “伊斯兰国”组织再次实现领土控制的可能性很低

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进行大范围领土扩张的可能性

有限，尤其是该组织尚无法找到替代苏尔特设立总部的地区。 转移至利南部地区的

“伊斯兰国”组织，不得不与事实上控制利比亚西南边界地区数十年的其它极端组织

争夺地盘，同时还面临法国和美国部署于尼日尔等国的反恐部队的军事压力。⑤ 尽

管如此，“伊斯兰国”仍在积极利用南部最大城市塞卜哈（Ｓａｂｈａ）附近部落的冲突以

及当地的走私网络寻求自己的生存空间。

·３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Ｔｈｏｍａｓ Ｊｏｓｃｅｌｙ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Ｈａｓ Ｌｏｓｔ Ｉｔｓ Ｓａｆｅ Ｈａｖｅｎ Ｉｎ Ｓｉｒｔｅ， Ｌｉｂｙａ，” Ｌｏｎｇ Ｗａ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７，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ｌｏｎｇｗａｒ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ｒｇ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２０１６ ／ １２ ／ ｐｅ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ｌａｍｉｃ⁃ｓｔａｔｅ⁃ｈａｓ⁃ｌｏｓｔ⁃ｉｔｓ⁃ｓａｆｅ⁃ｈａｖｅｎ⁃ｉｎ⁃ｓｉｒｔｅ⁃
ｌｉｂｙａ．ｐｈｐ，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９ 日。

Ａｉｄａｎ Ｌｅｗｉｓ， “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Ｓｈｉｆｔｓ ｔｏ Ｌｉｂｙａ􀆳ｓ Ｄｅｓｅｒｔ Ｖａｌｌｅｙｓ ａｆｔｅｒ Ｓｉｒｔｅ Ｄｅｆｅａｔ，”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０，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ｕｓ⁃ｌｉｂｙａ⁃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ｓｌａｍｉｃｓｔａｔｅ ／ ｉｓｌａｍｉｃ⁃ｓｔａｔｅ⁃ｓｈｉｆｔｓ⁃ｔｏ⁃ｌｉｂｙａｓ⁃ｄｅｓｅｒｔ⁃ｖａｌｌｅｙ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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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ｕｋ．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ｉｎｓｉｄｅｒ． ｃｏｍ ／ ｕ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１００⁃ｍｉｌｌｉｏｎｄｒｏｎｅ⁃ｂａｓｅ⁃ｉｎ⁃ｎｉｇｅｒ⁃２０１６⁃９，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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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比亚境内，再次控制大片领土对“伊斯兰国”组织而言可能性较低。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哈夫塔尔宣布从“伊斯兰国”组织手中全面解放班加西后，该组织开始尝试在西

部城市萨布拉塔及其周边地区重建训练营。 但是美国主导的空袭行动以及利比亚

民众反对“伊斯兰国”的立场，导致其很难在萨布拉塔重新立足。 而此前该组织在艾

季达比耶和米苏拉塔以西的巴尼瓦利德（Ｂａｎｉ Ｗａｌｉｄ）都试图重组力量，但当地社会

的部落结构以及这些部落反伊斯兰主义的传统，使得“伊斯兰国”组织尚不具备扩大

领土的社会基础。

此外，资金短缺问题也是“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难以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之

一。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以来，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逐渐停止扩张，至 ６ 月该组织已经出

现资金危机。① 虽然其组织头目宣布利比亚存在“不会干枯的资源”，但由于缺乏与

世界石油市场的合法联系，“伊斯兰国”组织从未真正从利比亚的石油资源中获利。②

资金问题限制了该组织在利比亚进行领土扩张的能力。

（三） “伊斯兰国”组织重建的其他可能性

面对不利的环境，“伊斯兰国”组织正在采取分散和重塑战略，在的黎波里、班加

西和利比亚南部化整为零、分散潜伏。 许多极端分子在“伊斯兰国”被打散之后，仍

会各自为政、以自己的方式发动所谓的“圣战”，或加入其它恐怖组织。

西亚和非洲地区的“伊斯兰国”组织及其分支在遭受重创后陷入危机，导致该组

织面临再次重组的可能，其分支组织或将因此消失。 然而，该组织在利比亚的“行

省”可以在休眠状态下生存下来。③ 由于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武装人员中很多都

有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战斗的经验，这些武装人员架起了利比亚同西亚地区极端组织

领导人之间的桥梁，使得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更容易获得外部资金支持。 同时，

“伊斯兰国”组织领导层在被逐出伊拉克和叙利亚之后，存在前往利比亚发展组织的

可能性，并加强利比亚作为极端分子“迁徙”目的地的吸引力。 哈夫塔尔及其支持者

对利比亚国内伊斯兰政治力量的压制可能会使更多年轻人转向伊斯兰激进组织和

极端组织的阵营。 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一旦破裂或无法实现统一，“伊斯兰国”组织

卷土重来的可能性会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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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ｕｎｅ １３，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ａｒｏｎｔｈｅｒｏｃｋｓ． ｃｏｍ ／ ２０１６ ／ ０６ ／ ｗｈｅｎ⁃ｔｈｅ⁃ｃａｌｉｐｈａｔｅｃｒｕｍｂｌｅｓ⁃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ｉｓｌａｍｉｃ⁃ｓｔａｔｅｓ⁃
ａｆｌｉａｔｅｓ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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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利比亚政治重建与经济重建是瓦解极端组织的根本所在

利比亚问题久拖不决的根源在于持续的政局动荡、政府软弱、安全措施不力、经

济停滞、法治建设滞后、民兵武装横行，以及国际社会对利比亚合法政府的支持不

力。 这些根源性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即使打败“伊斯兰国”组织实体也不能从根本

上解决该国恐怖主义的泛滥。

当前，位于首都的黎波里、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及其武装

支持力量控制着的黎波里、米苏拉塔、苏尔特等利比亚西部地区主要城市；位于托布

鲁克的国民代表大会与班加西世俗势力代表哈夫塔尔领导的“国民军”联盟，控制着

东部和中部地区、南部主要城市及部分西部城市。 在国际社会的斡旋之下，２０１７ 年 ５

月初，民族团结政府总理法耶兹·萨拉杰（Ｆａｙｅｚ ａｌ⁃Ｓａｒｒａｊ）和哈夫塔尔在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举行会谈。 然而，随后双方部队对峙升级破坏了和解努力。① ７ 月下旬，萨拉

杰和哈夫塔尔在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安排下在巴黎举行会谈，双方签署了《联合十点

计划》，同意停止冲突，许诺只在对付恐怖分子和保卫利比亚边界时才使用武力，并

答应尽快举行全国选举。② ９ 月，冲突各方在联合国特使加桑·萨拉姆的监督下在

突尼斯举行会谈并提出解决利比亚问题的“三步走”行动计划，即修订《利比亚政治

协议》有争议条款、召开全国大会并进行宪法公投、２０１８ 年 ９ 月选举产生总统和

议会。③

利比亚政治对话的困境在于各方之间缺乏政治互信；而安全局势脆弱，武装冲

突时常升级，武器扩散严重，进一步加重了国内安全压力。 重建国家秩序有赖于各

政治派别间的妥协与合作。 如果利比亚和平进程无法取得重大进展，强有力的全国

性政府及其武装力量无法建立，那么任何纯军事性质的国际反恐努力都注定要失

败。 各派民兵继续混战造成的政治权力真空，或为“伊斯兰国”组织的再次兴起提供

契机。

（责任编辑： 李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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